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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隐蔽战线的工作性质，张宗
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这是他的家
人认可的一张画像（左图），右图为年
轻的阿格拉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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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漫长。每天
天一黑，我们小学十几个男女同学就打着
红旗，走街串巷地宣传演出。我们村虽是
公社所在地，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仅有
公社、供销社、村部、生产队“马号”几个地
方可去。不管人家正在干什么，我们一进
门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来宣传毛泽东思
想！人家赶紧说欢迎欢迎，我们又唱又跳
折腾一阵子，再到下一家。

每场听众一般只有一两个人，就像电
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给炊事员老赵和老
李演出情景一样。看“马号”的只有一个
老头，呆呵呵地坐在炕上抽烟儿，估摸也
不知道我们在干啥。由于天天到这几个
地方，还有别的宣传队也去抢地盘，一些
单位早早把门锁上了，我们的宣传阵地越
来越小，革命热情陷于低潮。

这天晚上，转悠一圈也没找到一家宣
传对象，大伙有点垂头丧气，正准备散去
时，突然听到村头大喇叭广播，通知全体
学生明天早上到校，随身带锹、镐、土篮等
劳动工具。大伙又兴奋了：是刨粪，还是
修梯田？反正有集体活动就高兴。

第二天，我扛一把铁锹早早来到学
校。正放寒假，教室一片灰尘，冷得像冰
窖似的。不一会儿，老师来了，非常严肃
地说：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
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从今天开始，
要不分昼夜挖地道。大家分成三组，轮
班作业……同学们沸腾了！我脑海马上
浮现出电影《地道战》中村连村、户连户
的地道，“打一枪换个地方”，神出鬼没地
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太振奋了！

睡到半夜，“马蹄表”的铃声把我震醒，
我赶紧爬起来穿衣裳。妈妈说：小心点，看
见地道掉土了就赶紧往外跑！我哼哈地答
应着，恨不得一下飞到学校。一出家门，一
股寒气瞬间打透了棉衣，更要命的是，村子
黑乎乎一片，寂静得瘆人。农村最爱讲鬼
故事，说那女鬼一身黑衣，披头散发，眼珠子
耷拉在外，冒着绿光，伸着一尺多长的血红
大舌头，专门半夜出来吃人……想起这些
鬼故事，我头皮发麻，两腿发抖，心里直哆
嗦，可一想到挖地道那光荣的事业，又一横
心、一跺脚，拎着铁锹朝学校跑去。

教室里一派繁忙的劳动场面。在教
室一角，也就是我的座位下，挖了一个直
径一米半、深有三米的竖井，正沿地面平
行角度开始掘进。看三组换班来了，老师
让二组撤退，可一个叫宋红先的同学就是
不上来。他是班级的劳动委员，上课就睡
觉，干活最积极，有点咋呼，大伙按他名字
的谐音，叫他“大能显”。老师喊不上来，
只好下去把他拽上来，当他一出洞口，我
惊呆了！“大能显”满头是土，浑身冒着热
气，一个劲地喊：我不累，让我下去……

就在争执时，进来几个人，领头的是公
社团委新来的王书记，20多岁，个头不大，
挺精神。王书记听完情况说：这位同学干
革命的精神应该大力表扬，可连续作战十
几个小时不行，必须马上回家休息。“大能
显”这才恋恋不舍地退出了战场。

王书记脱下棉袄，一边干活一边讲革
命形势，他说苏修现在特别困难，连土豆都

吃不着，面包都是黑的，叫“黑列巴”，又酸
又硬，比旧社会的橡子面窝窝头还难吃
……别看“老毛子”个头大，但像黑瞎子似
的，两个眼睛就知道往前看，比日本鬼子
还笨，一枪可以撂倒一个……听着这些长
见识的“新闻”，想到马上就要像当年小八
路那样打“老毛子”，我心潮一阵阵澎湃，
越干越来劲，不知不觉天亮了。

我正要回家，老师交给我一项任务，
给“大能显”写一篇先进事迹。我不顾疲
劳，回家就开始写材料。那时候，语文课
上写作文就是写讲用稿、批判稿和颂扬
稿，我在班级、学校作过几次发言，“编瞎
话”有点小名气，这点事小菜一碟，很快就
写完了。我一溜烟儿跑去交给老师，不一
会儿，村头大喇叭就开始广播了——

宋红先同学先进事迹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在全国革命一派大好形势下，我校积极响
应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的“深挖洞、广积
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开始了轰轰烈烈
的挖地道运动。

四年级宋红先同学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始终战斗在挖地
道第一线，渴了，就喝口凉水，饿了，就啃
口干粮，累了，就默默背诵毛主席语录，下
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
利！他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直到公社团
委王书记命令他，他才离开了战场。这正
是：主席教导记心间/革命斗志冲云天/苏
修胆敢来侵犯/地道战中把敌歼！

第二天半夜，我强忍着困倦、疲惫和恐
惧，又去挖地道。一进教室，我惊呆了！教
室的黑板上挂着一面团旗，在王书记、老师
和同学们的注目下，“大能显”正庄重地举手
宣誓，他竟火线入团了！我又羡慕又嫉妒，
这么好的机会，自己怎么就没抓住呢？我
决心抓紧表现，冲到了第一线。地道已掘
进十几米，最前面只能容下一个人，我蜷曲
着，用小镐一点点地刨，又累又脏，更危险，
挖过的地方不停地塌陷，但我心中只有一
个信念，要比“大能显”更能显，超过他！

真是惭愧，第三天半夜我愣是没起来，
不知是妈妈故意没给“马蹄表”定时，还是我
听到铃响不愿起来，反正一觉睡到半头晌。
我像做了逃兵似的，悄悄来到学校。奇怪
了，原来热火朝天的场面，怎么空无一人？
我赶紧跑到一个同学家打听消息，他有点
惊魂未定地告诉我：真悬呐！昨天后半夜，
那地道稀里哗啦往下塌，大伙都上来了，要
不是老师把“大能显”拽上来，他坐地就壮烈
牺牲了。我问：不挖了？他说：还挖？再挖
就不是地道了，是坟坑！我茫然、绝望，光鲜
的“地道战美梦”不到三天就破灭了。

开学后老师用一个破乒乓球桌面盖上
了地道口。我很奇怪，同学们谁也不再提
轰轰烈烈挖地道的事，可能是来得太猛烈，
走得太突然，就好像在滚烫的头上猛地浇
上一瓢凉水，让人太痛苦，不堪回首。不过，
地道有一点用处，偷懒的同学，当然包括我，
可以往里倒垃圾。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靠
地道上方的墙角裂开了一道缝。

在一个狂风暴雨后的早上，教室的
那一角，全塌了……

深挖洞
□曲连波

一路欣喜去哈尔滨见胡小石老师。我
之所以称他为老师，是因为他创作的《乌苏
里船歌》是我练写歌词时崇拜的范本，他所
经历的人生感慨和感悟是我敬仰的人生教
科书。这一次拜访，胡小石老师给我们讲
了一个珍贵的故事。

2014年秋天，黑龙江省政府接待了一
位来自俄罗斯的客人，他受父亲托付，将一
把老旧军号献给黑龙江的朋友，也留下了
一段传奇故事。

这位俄罗斯客人的父亲曾是二战末期
随苏联红军出兵远东的一名司号员，他携
带着这把铜号跨过波涌浪急的黑龙江，翻
越巍峨苍茫的兴安岭，转战辽阔雄浑的松
嫩平原。从阿穆尔州到齐齐哈尔，1946年8
月20日到哈尔滨。这一路他与铜号一起日
夜战斗，生死相伴——当他吹响战斗的号
角，莫斯科郊外或顿河两岸农庄的热血青
年英勇地扑向凶残抵抗的日本关东军，他
也在血火喷薄的战场上眼看着许许多多的

战友纷纷倒下。不管是勤务号、联络号、礼
宾号、行动号，还是战斗冲锋号，他始终都满
腔热血地吹响。这位老兵后来回忆说，他
曾经在异常艰难的战场上用军号吹过《战
士之歌》、《神圣的战争》、《喀秋莎》、《山楂
树》和《小路》等经典民歌，其鼓舞士气的作
用更加异乎寻常。当然在战斗间隙和庆祝
胜利的时刻，他也会饱含深情地吹响《故
乡》、《春之歌》、《鸽子》、《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三套车》和《红莓花儿开》等民歌。可
以说他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最后夺取胜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龙
江大地惨烈搏杀的战场上，激情表演的号
手和特殊的乐手。

这位老号手在去世前庄重地告诉孩
子，一定要在适当时候把他一直保存的
这把具有特殊意义的军号，献给中国黑
龙江。他说当时苏联红军的远东战役打
了8天，而中国的东北抗日联军却在极其
艰苦的条件下抗战了 14年，用巨大的牺

牲遏制了日寇的北上南下，中国人民为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
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把军号在相隔 70年后的今天，又
回到它当年作战时的黑龙江。省领导将
这把军号交给胡小石，并托付他以此故
事为依托，创作一部献给世界和平的文
艺作品。我在胡小石家里幸运地欣赏到
了这把饱经战火沧桑的军号。它虽身有
凹凸创伤和斑驳锈迹，但仍不失雄威气
势和优雅风度。此次拜访，恰好省歌舞
剧院的朋友著名号手梅贺君陪我在场，
他无比庄严地吹响了这把沉寂70年的军
号，声音嘹亮而悠扬，在场的人都感动
了，仿佛看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战场，在
这个人类用生命垒砌的和平年代，再一
次听到了警示战争、珍爱和平的世界强
音——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现在这把军号已陈列在黑龙江省音
乐博物馆——献给和平的纪念！

军号声声
献给和平的纪念 □张书君

看着正在热映的电视剧《伪装者》，
不禁想起采访过的那些抗战时期发生在
哈尔滨的地下工作故事，那种惊心动魄，
比电视剧还精彩。比如中国军人张宗伟
和俄罗斯姑娘阿格拉菲娜的故事，就是
他们的子女讲给我的。

1920年秋，俄罗斯赤塔郊区聂
尔欣斯克村，村苏维埃主

席家里，住进一位中国伤病员，他就是苏
联红军华人支队政委张宗伟。

村苏维埃主席的妹妹阿格拉菲娜帮助
哥哥照料前额负伤的张宗伟。当她为张宗
伟前额缠绕纱布时，手都有些微微发抖：“你
疼吗？忍一忍，上了药就会好些了。”张宗伟
疼得脸上渗出汗珠，却还是硬撑着，并微笑
说：“不疼，没事，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这种坚强打动了 24岁的阿格拉菲
娜。二人渐渐熟悉起来后，阿格拉菲娜知
道了张宗伟17岁就从中国山东贫苦的农
民家庭出来，到海参崴做工谋生。十月革
命时他参加了苏联红军游击队，转战赤
塔、伊尔库茨克等地，他到过列宁格勒、莫
斯科，见过列宁，在战斗中带领华人支队
屡建战功。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又赶上自
然灾荒，阿格拉菲娜想尽办法弄来好吃
的，自己不舍得吃一口，都用来为张宗伟
补养身体，对张宗伟照料得无微不至。

爱情的种子在两个年轻人心中悄悄发
芽，张宗伟伤好之后，他们结婚了。

战争结束后，张宗伟没有返回苏联红
军部队去评功评奖，而是留在养伤的村子，
默默地干起小时候在山东农村种地的老本
行，起早贪黑辛勤耕耘，与妻子过着幸福的
小日子。然而对祖国的牵挂，还是促使他
于1929年春天，带着全家人回国，从满洲里
入境，走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

1931年，共产国际把张宗伟的组织关
系转到中共党组织，张宗伟成了一名中国
共产党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
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张宗伟担任了中共
满洲省委的交通员，他位于铁路公园（现儿
童公园）附近地下室的家，成为满洲省委秘
密培训抗联将士的基地，抗日名将李兆麟、
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当时满洲省委同上海党中央和共产
国际保持着双重联系，负责联络工作的同
志不幸被捕，1934年初，省委决定让机警
能干又会俄语的张宗伟接替这项工作。
不论是到上海，或是到苏联赤塔，沿途都
关卡重重，装扮成商人的他必须巧于周
旋，随机应变，应对各种考验。

又要准备到上海去了，阿格拉菲娜
在帮助丈夫装文件。张宗伟随

身携带一只半旧的黄色藤箱，其秘密夹层
可藏文件（这只藤箱现陈列在哈尔滨东北
烈士纪念馆）。文件都装妥了，阿格拉菲娜
给藤箱里塞进几件刚刚洗过的旧衣服，把
毛巾、肥皂和牙具放进去，还把摆在家里窗
台上不怎么看的小说，扔箱里两本，“有坏蛋
盘查，这能帮你掩护”。

张宗伟乘坐的火车刚到山海关，不少
军警突然上车，让乘客打开所有行李搜
查。怎么办？情急之中张宗伟迅速取出
文件藏入一本小说里，将小说悄悄塞进内
衣，然后溜入厕所，将文件迅速地撕碎嚼
烂吞到肚子里，回到车厢悠闲地翻看小
说，顺利通过了检查。到上海后，他向党
中央口述汇报了文件上的内容。

1936年春，敌伪特务机关集中
的哈尔滨，白色恐怖笼罩

全城。这时，在哈尔滨道里炮队街（现通江
街）108号平房，新开了一家小铺，经营日常
杂货，小铺的老板头戴礼帽，身穿褐色大褂，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张宗伟。
随着中共哈尔滨特委的成立，建立了

哈尔滨特委国际交通局，由张宗伟负责外
国人会见处工作。这家小铺就是秘密国
际交通站，张宗伟以老板身份为掩护，负
责接送和掩护从国外来的同志。他们中
的大多数是回国的留苏学生，或从苏联开
会回国的同志。这些人很容易成为日伪
监视对象，这个联络站就是要保证他们的
安全，迅速转移他们，同时也兼顾掩护东
北抗联来哈尔滨办事的同志。

一次张宗伟接到情报，一位从苏联回
来的年轻同志来小铺接头途中被敌人打伤
后住进市立医院。由于隐蔽工作的性质，
张宗伟不能亲自前去打探，只能委托妻子。

阿格拉菲娜想办法借了一件白大褂穿
在身上，手中还包了一个包袱，来到市立医
院。看门的宪兵上前阻拦，阿格拉菲娜用
俄语说我是这里的护工，又指了指手中的
包袱说，这是病人等着要换的衣服，边说边
若无其事地走进医院。

阿格拉菲娜正逐一病房寻找，突然看
见走廊角落白色屏风后面不时有扛枪的
警察在晃动。阿格拉菲娜径直奔向屏风
后面的病房，猛一推门，发现里面床上躺
着一个满身血迹的青年人。

警察拦住阿格拉菲娜，厉声道：“已

经和你们医院说过，这里是一位从苏联
偷越过境的共党分子，不经我们允许不
许进来。你怎么进来了？”

“我是新来的护工，想看看是不是需
要我来护理病人。”“不需要，赶快离开！”

就这样，阿格拉菲娜摸清了底细，张
宗伟迅速将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这位
同志被营救了出来。

形势越来越紧张，为防备万一，张
宗伟与家人分住。张宗伟不让

相隔仅两条街的妻儿来小铺，来了也要
走后门或以顾客身份出现。曾经在国外
大使馆工作过的张宗伟84岁的二女儿张
秀华至今记着不让在小铺里叫爸爸的委
屈：“我母亲在这方面非常严格，告诉我们
要记住，不管谁问你们爸爸做什么的，就
说不知道，或者说到外地去做生意了。”

1937年4月15日，由于中共哈尔滨特
委书记韩守魁叛变，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
到严重破坏，恰恰此时，有一个隐蔽战线
的工作会议要在哈尔滨召开，一些外地交
通站的同志正在赴哈途中。

这天深夜，张宗伟坦诚地对妻子说：
“虽然我的身份还没有暴露，但我不能
走，这里正安排一个会议，紧急通知已来
不及，我若先走，敌人会抓住来这里的同
志的。一旦我出了事，你和孩子生活无

论多么苦，也要坚持下去，一定要等我们
的人来，他们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4月 20日，在全城大搜捕的第五天，
阿格拉菲娜从远处望见日本宪兵包围了
小铺，路旁停放着多辆汽车和摩托车。阿
格拉菲娜强作镇静走进小铺，一面说“掌
柜的，我要买面包”，一面向张宗伟居住的
后屋张望，屋里一个伪警察瞪了阿格拉菲
娜一眼，哼了声：“不在！”阿格拉菲娜不顾
一切地掀开门帘冲了进去，看见丈夫已被
戴上手铐，日本宪兵正在翻箱倒柜进行搜
查。张宗伟见到阿格拉菲娜没有说话，一
个日本宪兵用力将阿格拉菲娜推了出去。

这就是他们夫妻最后的一面，1937年7
月26日，历尽严刑拷打威武不屈的张宗伟
在太平桥圈河英勇就义，时年55岁。

阿格拉菲娜擦干泪水，坚强地拉
扯着最大才 15岁的五个孩子，

历尽艰辛和煎熬。张秀华回忆说：“我们
家住在贫民窟，哪有床啊，就睡在地板
上，也没有被子，把衣服脱了压在身上盖
着睡。衣服都是别人可怜我们送来的大
人衣服，老大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

张宗伟的四女儿，78岁的张忆伟说：
“记得那时，我妈妈在马迭尔饭店帮人家刷
盘子，要干到很晚，有好心人就把剩饭剩菜

让妈妈带回家。当时我和弟弟还小，就盼
着妈妈早点回来，那时饿啊，饿得哇哇直哭。

“后来，我妈妈去犹太医院当卫生
员，有的俄罗斯人对妈妈说，你何必呢，
遭这么大罪，领个白俄‘事务局’的证明，
不就有面包有细粮了？妈妈回到家里曾
经说过：‘你们的父亲为了他的信仰，连
命都豁出去了，我不能为了一片面包，失
去我的人格。’妈妈的这句话，我一直记
在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忘。”

1946年丁香花盛开的时节，一辆少
见的基辅车停在阿格拉菲娜住的贫民窟
前，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从车
上走了下来。阿格拉菲娜激动得热泪盈
眶：“宗伟的话应验了，我们的人来了！”冯
仲云把阿格拉菲娜和孩子们带到自己在
松江省政府大楼里的家，一直住到 1950
年。张宗伟的五个孩子，都由冯仲云亲
自做了安排，为纪念张宗伟，他还将张宗
伟的三女儿张道珍改名为张慰伟，四女
儿张道君改名为张忆伟。

1978年9月，阿格拉菲娜因心脏病发
作去世，享年84岁。在她弥留之际，有人
提议，将她埋入哈尔滨外侨墓地，她摇了
摇头：我刚到哈尔滨，就加入了中国国
籍，我早已把心交给中国丈夫，交给中国
了。她提出的唯一请求，是将一面微型
党旗贴到她的胸口。

隐蔽战线中的
异国恋人
□冯力强

中秋节到了，票证年代吃月饼
的一件往事浮现眼前。

当年，我在哈尔滨马家沟小学任
四年级班主任。中秋节前一天，我突
然发现抽屉里有两块月饼，用纸包着，
上面写：“王老师，中秋节到了，我送给
你两块月饼，请收下，学生王松。”

课间，我把王松叫到办公室，问他
给老师送月饼的事，让我意想不到的
是，王松站在我跟前，竟痛哭流涕，抽
抽噎噎说不出话来。再三追问，他才
说明了实情。原来上周日他去帮一
位苏联老爷爷挤牛奶，老爷爷给他两
块月饼。他想把这两块月饼送给老
师，可被他六岁的小弟弟看见了，抢
着要吃。王松赌气把他小弟推倒在
地，弟弟哭闹起来，继母看见亲生儿
子被打，劈头盖脸把王松痛打一顿，
并把月饼拿去给亲生儿子吃了。王
松哭着跑到外面，蹲在墙根下抱头痛
哭。邻居肖奶奶听到哭声走了过来，
问明原由，肖奶奶说：“我家凭票领了
几块月饼，你等着，我拿来给你。”说完
肖奶奶就给王松送来了两块，又嘱咐
他：“松儿，天黑了，回家吧，把这两块
月饼藏好，别让你弟弟看见……”

听了王松的哭诉，我又问他：“你
为什么要把月饼送给老师？”他说：“老
师对我好，知道继母不喜欢我，常常把
省下来的饭给我吃。”那时，我在学校
食堂吃饭，由于年轻，饭量小，又很同
情这个失去亲娘的孩子，在吃供应粮
的年月，他在家吃不饱饭，就经常从食
堂花双份饭票买两份饭与他共进午
餐。没想到，这件事却印在他幼小的
心灵中。我激动地对他说：“食堂也给
老师月饼了，这两块月饼老师要看着
你吃下去。”王松望望我，接过月饼，大
口大口地吃着，我欣慰地笑了。

三十八年后的 1996年，年近 50
岁的王松打听到我的住处，中秋节前
夕，拿了两大兜月饼来到我家。他
说：“老师胜似亲娘，我终生难忘。这
回好了，我从部队调到地方机关工
作，有时间了，我会常来看老师的。
这月饼物美价廉，简直与您教我念书
时凭票供应的月饼没法比呀！”我问
他：“你还记得在马家沟小学念书时，
你给老师送月饼的事呀？”他笑说：

“那哪能忘啊！在那困难年代，虽然
当年我才十岁，但，我就觉得给老师
两块月饼，就是最珍贵的礼品了，也
算是对老师的最好回报了。”

如今80岁的我，虽已退休多年，
但我教过的很多学生与我往来不断，
我很欣慰。这金不换的师生情是我在
教育战线上奋斗40多年的最大收获。

票证年代的
两块月饼
□王志勤

玉树凝寒露，落日倚雕阑。烟光
草色漻水，雁阵写长天。瀑裹松声飘
落，云逐清风舒卷，烂漫五花山。江海
千层浪，鸥鹭戏征帆。

豆摇铃，粱举火，稻推澜。放眸四
野，收获机正舞蹁跹。五谷香飘阡陌，
一字长龙百里，粮囤耸如山。科技创
高产，政策绘丰年。

水调歌头·秋歌
□邹积慧

周五下班，我怀着不错的心情走进
家门，“佟同！”我习惯性地喊女儿。女儿
一边清脆地回答，一边走出房间迎接
我。望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一天的
劳累和烦恼烟消云散了。

环顾这个新家，最惹眼的是那些绿
植。听说室内养植吊兰、绿萝有助于吸收
装饰材料释放的有害物质，我各养了一
盆。由于浇水不及时，吊兰的叶子总是黄
尖儿；绿萝倒是生机勃勃，甩下的枝蔓一
周一个样，彰显着旺盛的生命力。接近十
点半，女儿洗漱睡下了，我也收拾停当，终
于可以坐下来静静享受新区的夜景。

抬头望，窗外松花江两岸一片夜的亮
丽，阳明滩大桥的灯饰格外醒目，两座造
型别致的索桥，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优
雅，使人犹如置身于欧洲塞纳河畔；江北
科技创新城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灯火通
明，又使人仿佛置身于香港伊丽莎白港
湾；松花江波光粼粼依稀可见，江边五光
十色的霓虹灯倒映在婆娑的柳树尖儿上，
随风摇曳，美轮美奂。

今天是中元节，一轮圆月在天边时隐
时现，仿佛在提醒人们勿忘先人，这是两
个世界同欢的时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爸
爸妈妈。他们已经魂归天际十年了，但
是，他们夜夜活在我的梦里。每每生活有
新起色，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爸爸
妈妈还在有多好啊。如果他们能看到外
孙女健康快乐成长的样子，有多好。爸爸
妈妈，您们能看到我们吗？

周六早上我们睡到自然醒，我做了中
西合璧的早餐：烘焙蛋糕、白米粥、煎蛋、炝
芹菜，大人孩子都喜欢。早餐后，佟同写
暑假作业，先生为我煮了一杯咖啡。收拾
利落，坐下来一边品着拿铁咖啡的醇香，
一边看电视剧《父母爱情》。那一刻我体
会了难得的轻松。我想也许现在是自己
一生最好的时光，也是我们国家最好的时
光：国家富强，拥有和平的环境，现代化的
生活条件；自己身体尚好，精力还充沛，当
下的日子过得充实，基本能做到心想事
成；家人都能健康快乐地生活，茁壮成长
的孩子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一整天全家人各得其所，我们都从往
日的忙碌中找回了片刻轻松。吃罢晚饭，

我们带着佟同去散步。平日里单位、企
业、家里三点一线，几乎不逛街，这一天才
发现群力已经建设成为优美的城区。座
座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欧
式风格建筑传承着城市特色，宽敞的街道
两旁已经绿树成荫，街心花园绿草如茵，
花团锦簇。体育公园、丁香花园、博物馆
广场、音乐广场，公共文化设施之多，其它
城区无法比拟；霓裳丁香、浪花里飞出欢
乐的歌，优美的造型雕塑增添了城市的文
化韵味。老人、孩子、悠闲的人们漫步在
江畔、花园、广场，那份享受令过往的人们
也会深受感染吧。眼前的一切如诗如
画。不远处的购物广场里，有影院，有各
色小吃，有品牌服装店、鞋店，有儿童娱乐
设施，走在这条街上，仿佛置身于广州的
上下九、香港的铜锣湾。

周日我们全家包饺子。大人孩子齐
动手，团团圆圆包的是一份天伦之乐——
希望孩子长大后，能记住这团圆欢乐的时
刻，记着家的味道，那就是温暖，幸福。

家的味道
□高欣

岁序轮叠又现，百年创痛难复。
贼心不改续兵渎，梦呓纠夫掠戮。

纪元新天已换，航母火箭雄图。
民情国力倍鼓舞，大度岂容狼虎。

西江月·甲午
□金玉熙

国画《山水情深》 来克勤

阿格拉菲娜·张（前排中）和大女儿张秀兰（前排右一）、三女儿张慰伟（前
排左一）、四女儿张忆伟（后排左一）、小儿子张道滨（后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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